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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无法上网者可先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耗费着巨额国家资财。


据2002年不完全统计：①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及“610办公室”人员达数百万，每年开销达上千亿人民币；② 2001年2月27日中共当局拨款40亿元人民币，用于安装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器等； ③ 2001年12月中共当局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洗脑中心或基地，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④ 据北京财政局内部材料，2001年前10个月，仅北京市财政局就拨款3200万元用于“处理法轮功”的工作……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3年3月20日发布的资料：“目前在中国，中国经济资源的四分之一被用于迫害法轮功。这些资金来源于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纳税生产、海外投资、连同强加于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罚金。这些巨额资金被用于抓捕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组建全国范围的610组织和关押洗脑基地，动用全国媒体进行大量的诋毁宣传和造假，以及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干扰等活动。这样做的结果直接给中国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运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严重后果。”一名国务院财政部官员明确说到：“镇压政策是钱堆出来的，没了钱，镇压就维持不下去。”这些钱本应用于民生上的开支，如社保、医疗、教育等等。◇








【明慧网】（明慧记者李慧容台湾综合报道）遭中共国安非法拘禁五十四天的台湾法轮功学员、新竹科技公司经理钟鼎邦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一日返台后，十三日下午在台湾大学社科院国际会议厅召开记者会，感谢各界人士与团体的援助，并对外说明他在大陆遭扣留的情形与被强迫认罪的过程，三十多家电子、平面媒体与会，并有多家电视台现场直播记者会内容。 


钟鼎邦原本预计六月十八日在赣州机场登机返台，却遭中共国保机构罗织“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罪名绑架，经过五十四天台湾各界团体、民众，以及国际人士营救，钟鼎邦于八月十一日上午十时十五分搭机回台。 


自钟鼎邦在大陆被非法扣押以来，法轮功学员的各种大规模营救活动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各媒体纷纷报导。◇





■钟鼎邦于八月十一日下午召开记者会，感谢各界援助，并说明在大陆被扣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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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洗脑班对外谎称“法制教育基地”，陈晓东一直是当地“六一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委任的负责人，使用各种手段残酷“转化”迫害赤峰各旗县法轮功学员。而陈晓东的妻子杜景花，本在第二逸夫小学（原铁南小学）工作，却以各种形式支持丈夫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亲自上阵。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二日，杜景花遭恶报死亡，被火化。 杜景花仅五十岁左右，她的猝死说明了什么？让我们看看她和她的丈夫陈晓东都做了什么？ 


陈晓东诡计多端，巧言善辩，因而受赤峰“六一零”的重用，一直是赤峰洗脑班首恶。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看到他紧随邪党迫害善良无辜，在步步走向毁灭，诚恳地劝他不要踩着善良人的痛苦、屈辱向上爬，并委婉地提醒他，当你的妻儿知道你在迫害信奉“真善忍”的好人时，他们会怎么看待你？陈晓东直言不讳地说，妻儿非常支持他的“工作”（指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且他的妻子是全力以赴协助他。法轮功学员曾给杜景花写信，杜景花不听规劝，而是更加仇恨法轮功学员，依然支持陈晓东。结果她落得了今天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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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时间：早6-7点，7105千赫、9635千赫（每天），6280千赫（星期六、日）

















【明慧网】（明慧记者王枚温哥华报道）二零一二年八月六日，加拿大总理哈珀一行到温哥华参加参议员夏日聚会。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张素和前国会议员西玛•霍特一同参加了夏日聚会。哈珀总理接见民众时，张素当面向哈珀提出法轮功问题，对加拿大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加政府持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 


哈珀几次表示，“法轮功问题，我们一直在跟中共提这个问题。” 


当哈珀听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王立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希望加拿大政府持续发出声音，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时，他连连表示“我知道”。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哈珀、哈珀夫人和秘书都表示十分痛惜和震惊。 


哈珀的媒体秘书收下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并表示她一定会看，看完后会转给总理。 


陪同张素前往的前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西玛•霍特，也多次向哈珀介绍法轮功受迫害情况及她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愤慨，要求哈珀给予更多关注。 


年已九十的西玛•霍特是前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加拿大勋章获得者，也是一名三十年资历的资深记者。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认识了法轮功受迫害问题的严重性。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借口是说法轮功是邪教，其实中共的所作所为，清楚的表明它自己才是地地道道的、世界上最邪的邪教。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方式，把迫害真相披露出来，成为终止这场迫害的关键。 


西玛•霍特说：“法轮功学员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全人类有一个没有中共的光明的未来。而法轮功学员站在道德的高点，最终一定会成功。”◇








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www.minghui.org链接。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二零零零年，我们地区有六名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平庄看守所。我和白胜珍，还有几位同修去平庄要人（因上访无罪，上访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元宝山区公安局把我们送回当地红卫矿派出所，张学军挨个打我们耳光，所长高庚往我膝盖上踢，张学军还口出污言说：你们炼法轮功还不如到窑子如何（意思是当妓女）……说出下流无耻的话。第二天又派本村人李宝田监视着，让我们到山上植树好几天。这次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是白胜珍。 


二零零一年我和几位同修因贴真相，十二月二十八日大早，红卫矿派出所徐子章，还有两位不知名的，闯入我家，徐子章问：“你今天早晨干什么来？”我说：“送牛奶”。他又问“销售如何”？我说：“供不应求”。一问一答后，他就断定我还在炼法轮功，绑架了我。到派出所一进屋，徐子章问：“谁叫你们贴的”？我说，“我修真、善、忍，我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恶警徐子章拳打脚踢，将我打倒，又将我拽起。这时有矿工人找徐子章办事，他又将我带到二楼，这时跟上来七、八个人，其中一位手指着另一位说，他是元宝山区刑警大队大队长。话音未落，这个队长左右开弓打我耳光、薅头发，头感觉象个筐，打了足有十多分钟，可能他打得累了。当我睁眼一瞅，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带火的烟头（一寸长）正要往我鼻孔里塞。这时赤峰公安局、“610”（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来了几辆车，其中一人慌忙擦我衣服上被踢的脚印，抖落被薅掉的头发。下午将我和白胜珍送进元宝山区平庄看守所，当时白胜珍被徐子章踢断一根肋骨。 


在平庄看守所，恶警王雷逼迫我们面壁而跪，往我们腰部踢。我被叫出监舍，七、八个人在他们的办公室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我告诉他们，大法书中写着“炼功人不能杀生”。师父还讲“自杀是有罪的”等许多问题。所长张海清因为我们不承认“天安门自焚”是真的，白天逼迫我们光脚在雪地里跑、走，晚上沿围墙爬三、四圈，每圈需要一个多小时，我的内裤都陷到肉里去了，穿的棉裤被血渗透，从地上站起来发现水泥地上都血痕迹。有个叫丛佩兰的，十个手指皮全部脱落，指甲被冻掉。 


在元宝山平庄看守所被迫害三个月后，我和其他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送到赤峰，在赤峰看守所，恶警给我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戴死刑犯脚镣，用手铐把二十几名同修铐在走廊暖气管上，有的脚尖离地，有的脚尖站地。七天后又将我们送到臭名昭著的内蒙古兴安盟图牧吉女子劳教所。 


到图牧吉不到半个月，元宝山公安局副局长杨振远（个头一米五左右，很邪恶，积极参与迫害，曾指令恶人非法判刑、劳教几十名名法轮功学员）人称杨小个子，带领孙语录（音），还有一位，带着我丈夫赶到图牧吉，为的是让我交待其他同修（指上次贴的大法真相条幅），我被叫出，孙语录问谁叫你们贴的，我拒绝他的问话，他几拳将我打到杨振远坐的办公桌底下，孙又将我拽出，刑讯逼供。虽然从我口里没有得到任何口供，他们回来后对我村法轮功学员的家进行全面大搜捕，绑架十多名同修，后每人罚款五百元（其中有一位罚三百元）。 


图牧吉劳教所当时非法关押一百五十名法轮功学员。这里对所有不转化同修都安排一个包夹人员，每天参加超负荷体力劳动（农活），晚上，就被叫出被迫害。有的因坚持不住违心“转化”（放弃信仰）。女狱警王桂荣为首的，将法轮功学员梁亮打倒，几个人同时用脚往她肚子上踩，还有几颗牙被打得松动不能吃东西。 


因我在图牧吉没有被“转化”，回来后，红卫矿派出所、公安局、镇政府（原马林镇，现改元宝山镇）“610”，每到邪党敏感日就到我家中骚扰，绑架我到洗脑班。


二零零四年春，一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她丈夫将我说出。赤峰刑警大队人员绑架了我，我丈夫怕我被劳教，就找个叫刘某某的，他向我丈夫勒索钱财（七千元多元），说如果送了钱就不被送走。结果我在松山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七天后，又被送到赤峰洗脑转化班，这里有个叫焦秀锋的克旗人，从呼市女子劳教所放弃信仰后，回来在这里帮助邪党做“转化”，从精神上迫害大法弟子的意志，我被迫害得呕吐，就强行把我送到门诊打吊瓶。 


这十多年来，我因坚持个人信仰，两次被绑架到看守所，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一次被劳教，无数次被骚扰，给我和我的家人身心带来极大伤害，从经济上造成极大损失。 


以上是我所经历的迫害，以及亲眼所见恶警们惨无人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文/赤峰法轮功学员 )◇














赤峰洗脑班对外谎称“法制教育基地”，陈晓东一直是当地“六一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委任的负责人，使用各种手段残酷“转化”迫害赤峰各旗县法轮功学员。而陈晓东的妻子杜景花，本在第二逸夫小学（原铁南小学）工作，却以各种形式“支持”丈夫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亲自上阵。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二日，杜景花遭恶报死亡，被火化。 杜景花，仅五十岁左右，她的猝死说明了什么？让我们看看她和她的丈夫陈晓东都做了什么？ 


陈晓东，诡计多端，巧言善辩，因而受赤峰“六一零”的重用，一直是赤峰洗脑班首恶。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看到他紧随邪党，迫害善良无辜，在步步走向毁灭，诚恳的劝他不要踩着善良人的痛苦、屈辱向上爬，并委婉地提醒他，当你的妻儿知道你在迫害信奉“真善忍”的好人时，他们会怎么看待你？陈晓东直言不讳地说，妻儿非常支持他的“工作”（指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且他的妻子是全力以赴协助他。法轮功学员曾给杜景花写信，杜景花不听规劝，而是更加仇恨法轮功学员，依然支持陈晓东。这样出现了她今天的下场。◇














赤峰陈晓东妻子猝死之由





■法轮功学员张素（左二）和哈珀夫妇、西玛•霍特（右一）的合影。








自焚谎言如三聚氰胺














